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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 华斌

有如生长，有如飘零
| 朱谱清 文 | | 阳羡法公 文 |

片羽

茶园春色

春天是美好的，春暖花开、春意盎
然，人们用无数美妙的词语和诗句赞
美春天。每年，我们都会期盼春天的
到来，而今年的春天，则更让我们特别
期盼。肆虐的新冠病毒，也终究挡不
住大自然的规律，春姑娘迈着轻盈的
步履，如期来到我们面前。随着4月8
日武汉解封，人们还迎来了抗击新冠
疫情的春天。

两个多月的宅家抗疫，我们裹足
不出门，忍耐、克制已久。接到来自茶
园的邀请，望着春天的阳光，外出踏青
的心情已经按捺不住。尤其是9岁的
孙儿，更是为之雀跃。清明节，我带着
家人回到老家宜兴，来到熟悉的茶园
探花踏青。

秀美的铜官山下，茶园连着茶园，
小型茶场众多。2000多亩的茶地，青
翠墨绿，那是让人赏心悦目的“茶的绿
洲”，我们来到的羽羡茶场就在其中。
站在山坡上放眼望去，成条成垄的茶
树向远处延伸，沿着山丘舒缓起伏。
嫩嫩的绿黄色茶芽，透着勃勃生机。
在阳光照耀下，一垄垄的茶树上笼罩
着一圈金色晕光。茶园中，身穿各色
服装的采茶女工散在茶树丛中，犹如
绿海中的小彩舟，好一幅茶园春光图
啊。闻着茶香花香，我们陶醉在美妙
的茶园春色里。转眼间，身旁的孙儿
像一只放飞的小鸟，飞步跑进了茶园，
去寻找他眼中的春天了。

茶园春色年年有，而今年如此美
好的茶园春色是来之不易的。因为疫
情，茶场的复工，春茶的采摘和销售都
受到了很大影响。宜兴的各家茶场想
尽办法，使出种种招数，才使茶园的春
色得以如此畅亮。羽羡茶场的主人老
张，是无锡的一位企业家，因为爱茶、喜
爱大自然，去年来此承包了80亩茶园，
当上了茶翁。面对疫情，他作了充分准
备，早早联系好足够的熟练采茶工，安
排专车去外地接到茶场，并按要求做好
防疫措施，由此保障了明前茶、雨前茶
的采摘。他还做足了茶叶品牌、质量和
销售的宣传，无锡的众多媒体都做了专
题采播，他的微信群、朋友圈更是广而
告之，让茶场充满了茶文化的春意。

“宜兴阳羡茶，一壶醉天下”。说
到茶文化，一定要说一下宜兴的茶促
会。宜兴产茶历史悠久，目前拥有茶园
面积7.5万亩，年产茶叶6500余吨，是
江南茶文化的发祥地、中国贡茶的发源
地，有着深厚的茶文化底蕴。5年前宜
兴成立了茶文化促进会，这可能是全国
唯一专业的茶文化促进会，领衔的是人
大、政协已经退休的老同志。秉承“繁
荣茶文化，促进茶产业”之宗旨，茶促会
将茶企组织起来，把茶事活动开展起
来，把茶文化全面地弘扬光大起来，有
力促进了茶产业。在抗击疫情的特殊
情况下，宜兴的茶园如此有定力，茶园
春色依然靓丽，茶促会功不可没。

回到茶场的接待室，老张将昨晚
新做的碧螺春拿过来泡上，瞬间将茶
园的春色转移到了洁白的茶杯里。翠
绿茶芽在茶杯的山泉水中上下舞动，
尽情舒展着婀娜的身姿。扑鼻的香
味，鲜爽的口感，喝了一杯又一杯，我
们再一次陶醉在茶园的春色里。

“看一眼是钟情，再看一眼是情
深。喝一口是鲜爽，再喝一口是销魂。”
多彩的茶园春色让我们流连忘返！

又见一地春天的落叶。
说起落叶，人们想到的一般都

是秋天。“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
安”，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然而，有些树种会在春天里落叶。
人们常见的如：香樟树、夹竹桃、冬
青、黄杨、桂花树等等。据说四季
常绿的树一年四季都会落叶，只是
春季落得多一些。最近那些在人
行道旁的香樟树，一场春雨过后路
上的落叶都来不及清理。我们小
区院子里有几棵桂花树，这一阵反
正宅在家里无事，我就想看看它春
天怎么落叶的。当我细细观察完
了它们春天落叶的全过程，那神奇
的细节让我着迷、让我震撼。

人们对桂花树的喜爱、赞美，
一般都在桂花飘香的秋天。那满
树金黄色的细小花粒不娇不艳、幽
香宜人。在整个冬季默默无闻的

桂花树，惊蛰过后就开始有了动
静。首先几乎在一夜之间，在每根
桂枝的顶端就爆出了一个两个暗
红色的嫩芽，没两天那嫩芽就拔成
了几寸长的嫩枝，在它的顶端还长
出几片暗红色的嫩叶；令人称奇的
是，几乎是在长出嫩枝嫩叶的同
时，长在树枝下边的几片树叶就开
始变色了，先是变红，没两天就成
暗红或赭石色。树枝上还有没有
变色的老叶，在春雨过后变得很有
光泽，呈现出一种成熟的壮美。此
时桂枝上的叶子成了一种老中青
有序的排列。再过几天，在下雨刮
风的日子里，那变了颜色的老叶就
依次脱落了。多么神奇的变化！

“零落成泥碾作尘”“化作春泥更护
花”，在这里我分明看到一种与人
性相通的东西。

让有的树在秋天落叶，让有的

树在春天落叶，这一切，都是谁给安
排的呢？还有那一年四季装点人间
的各种美丽花朵，谁先谁后，排列有
序，有的先开花后长叶，如：梅花、杏
花、樱花、桃花等；有的先长叶再开
花，如：月季、石榴、荷花等。世间万
物如此不同又如此相通，这种亘古
不变的有序排列，同人世间许多美
好的事物一样，在人们的熟视无睹
之间演绎着它们的周而复始。多么
神奇，多么不可思议！

自然界各种生物的神奇精妙，
让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对它们保持
敬畏之心。这个春天我们深切感
受到了人类生命的渺小与无常，岁
月静好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面对
灾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
外。敬畏自然，保护自然，每一个
人尽责自律，是全人类抵抗病毒、
保证自身健康的根本之道。

灯下书

春天的落叶
| 孙晓晖 文 |

1
覆盆子结出果实来了，青色的

果，外面有细小的红色绒毛，像青春
期的孩子。

不过，乌桕树还停留在冬天的内
心。瘦的枝条垂下，未被鸟儿啄完的
黑色果实，也凌乱地挂着，散散地飘
荡。但枝条的顶端，有嫩叶冒出。

自然汩汩的生命，总在无声处，
显示被人忽视的强大活力。

下班时经过西津河，已近黄昏。
紫藤花开了，一串串垂下，草地

上也落了一层花瓣。我站在花架
下，一阵阵清香袭来，令人沉醉。夕
阳将紫藤叶子染成金色。还有梨
花、樱花，都是夕光的孩子。

站在河边看夕阳，晚暮，落寞的
光影，像一个人不断告别自己。大
约6点05分以后，太阳完全落尽。

想起庚子年这个春天，笼罩我
们的哀痛气息。那些无处不在的告
别，无时不在的——不告而别。连
至亲也不能相拥而泣。这些，将是
落在微小个体身上——被火灼伤的
深深烙印。

2
“一个人不写诗照样活得好，诗

是活着的一个更高境界。”王小妮这
话击中我心。让我对本该自我怀疑
的写作，重新有了一个支撑。

如果读到一本书，一段句子，与
你的心灵发生了化学反应，那是可
喜的事。

比如，办公室里放着《瓦尔登
湖》，我时常抽空读一读，已经读了
三遍了吧。有时是闲闲散散地读，
有时翻到哪里就是哪里。

“漂亮的野樱桃，一球球地垂
下，像朝四面射去的光芒。它们并
不好吃，但为了感谢大自然的缘故，
我尝了尝它们。”某日读到这里，我

不禁一个人偷笑起来。
梭罗看起来是个严肃的男人，

头脑里理性和智慧如密枝缠绕。当
然，在自然面前，也有孩子般可爱和
调皮。这种本心的暴露，让我对他
的喜爱又增加了几分。

3
中午走路，走到了一处小山坡。
坡上萝卜也开花，白中带紫。

油菜结了细细密密的荚。蜜蜂在萝
卜花上采蜜。一只身型胖大的蚂
蚁，爬上一朵婆婆纳，那敏捷的身手
与身体不成正比。这些朴素平凡的
生物，不择土地是否贫瘠，各自担任
着季节的信使。

工厂中午还在轰鸣。忍冬的嫩
枝在坚硬的围墙外摇曳。香樟树叶
完成了一轮生命更替，新出的嫩叶
让人觉得可爱温馨。人行道上，环
卫工人在清扫树叶。两个骑车人，
迅速滑过我，滑过我的镜头。

工业区边的巷子，发现墙外花
盆里有一束红，明亮晃眼。呀，是地
黄呢。我走过去拍。引得坐在屋外
打毛线的女人，奇怪地出来看。

这叫什么花？我故意问。
不晓得，从山上挖来的，就随手

栽在盆子里。女人说，现在蔫了，不
知道能不能活。

是的，地黄栽在盆里，垂着头，
蔫了，不说话。自然长的东西，有自
己的天空和大地，有自己的灵性，哪
怕只是一小块荒野地。

突然想起青龙湾满坡的地黄
来，去年春天湖边那些无拘无束的
阿紫。

4
小王子的作者我总也记不住。

对于外国人的名字，天生有一种隔
膜感。比如俄罗斯人的名字，这个

某某夫那个某某斯基，长长的，读起
来像绕口令。

马尔克斯和他《百年孤独》够牛
的吧，诡异的天马行空的想象让人惊
异。好是好，但名字就太怪了。这里
面的名字又长又奇怪，而且爸爸的名
和儿子的长得一样，让人晕头转向不
说，这在我国足够触犯禁忌。

小王子的作者，圣艾克絮佩里，
还有另外一种身份——飞行员。这
些，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据说，
他在飞行座舱里写作，这种写作，可
谓有高度有难度的写作。1944年
他驾驶侦察机，前往法国南部执行
侦察飞行任务，就此“神秘失踪”。
据说2008年，前纳粹飞行员里佩特
在他出版的书中承认，是他击落了
作家的飞机，并对此深表懊悔。这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肉体的飞升和灵魂的飞升，究
竟哪一个更能跨越时空，长久留在
人们记忆中？后世谁知道那个作为
飞行员的圣艾克絮佩里，谁知道那
个作为银行职员的佩索阿？无疑，
《小王子》《惶然录》使其得到永恒。

这也许就是写作的魅力。他折
磨你的肉体，让你受虐的同时，精神
保持飞升。


